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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移动学习得益于通讯技术发展，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从移动学习模式的特点出发，解释了其对口译学习的重
要性。同时创新性地引入活动理论模型，阐释了其在移动学习中的发展，并考虑移动学习模型的各个动态维度及其联系，对
英语口译移动学习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潜在问题，以期为口译移动学习系统的设计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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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移动学习（M-learning）是基于移动终端、无线通信网络
的新型学习模式，学习者利用移动设备，通过社会和内容的
交互，而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进行自定步调的跨情境、
个性化学习（魏雪峰等，2014）。传统英语口译教学受限于时
间和地点，而移动学习能够帮助延伸学习内容，拓宽学习空
间和练习时间，可作为对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当前学界对
于移动学习工具支持的口译学习关注较少，因此本文试图
从活动理论的角度，探讨移动学习模式在英语口译学习的
应用现状和潜在问题，为技术更好地辅助口译技能习得提
供借鉴和启示。
2. 移动学习对英语口译学习的重要性
移动学习有效地丰富了学习的内容与形式。首先，移动
学习基于互联网的丰富信息和资源，可以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Wong，2012）。其次，移动学习打破了课堂内外学习
环境之间的界限，支持随时随地地学习，学生可以利用碎片
化的时间学习（Farley 等，2015）。从合作学习的角度来看，
移动学习依托通讯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的协作与互动（Levy，2009；Shuler 等，2010）。
就口译学习的特点而言，一方面，双语能力和百科知识
是优秀口译员的基本要求。口译学生可以通过移动学习方
式，获取各种双语学习材料，夯实基本语言功底，同时习得
广泛的跨学科知识。另一方面，不同于普通的语言习得，口
译学习具有更强的实战性和互动性。实战性在于：根据国际
口译协会 AIIC 培训范例（AIIC，1993），口译培训材料应取
自实际会议，因为真实的语音记录或视频可以最大程度地
还原现实场景，从而提高学习的有效性；互动性在于：正如
职业口译员通过自我反思、客户和同事反馈进行绩效评估
和改进，口译学员不仅要进行自主训练，强化听辨、工作记
忆、笔记等口译技能，也需要获得同伴评价，从而作出相应
的改进。而在传统的口译课堂中，由于教学时长或教师口译
实践经历的限制，真实、合适的学习资源，尤其是会议语音、
视频材料的输入是非常有限的。基于互联网强大的信息检
索和整合功能，移动学习使口译学生能够访问海量会议资
源，并通过观察职业口译员的临场表现，总结口译策略；同
时依靠通讯技术分享口译成果，获得同伴反馈。由此可见，
移动学习作为口译课堂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对提升学习
效率也大有裨益。
3. 活动理论和移动学习模型
活 动 理 论 最 早 由 Vygotsky （1978） 提 出 ， 之 后
Engestr觟m（1987）将其完善。其基本思想是：人类活动是人
与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该理论将活动作为研究人类实践
的最小单位，如 Engestr觟m（1987）的三角模型所示（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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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一语言学习活动系统（activity system）由 6 个元素组
成：活动主体（如学生）、调节工具（如电脑、书籍等）、整体目
标、规则（如课堂上的教学方法）、社区（指与学习者相关的
社会成员，如教师、家长、同学和朋友等）、不同个体的分工
（如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分工）以及结果（指语言的熟练水
平）。活动结果依赖于学习者是否认为活动系统是有意义
的，意义的产生来源于不同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秦丽莉 &
戴炜栋，2013）。
图 1 人类活动系统的结构（Engestrm,1987）
就学习过程而言，学习者必须进行主动的学习实践活
动，并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将外部的学习内容转化为其内部
经验，完成知识意义的建构。在学习活动系统中，各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整体，系统中一个细微的因素变化，
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学习结果。因此，好的学习效果需要学
习活动系统中所有元素的积极参与，进行有意义调节和互
动。
后来，针对移动学习这一新型学习模式，研究者们对活
动理论三角模型作出新的诠释。本文采用的是由 Frohberg
等（2009）提出的移动学习框架，如图 2 所示。
图 2 移动学习中的活动系统结构
根据与环境的相关程度及教学复杂性，情境分为自由
情境（Free Context）、正式情境（Formal Context）、数字情境
（Digital Context）、真实环情境（Physical Context）和非正式
情境（Informal Context）。自由情境中学习基本上与环境无
关，教学法应用少，技术要求较低，只需要移动学习平台向
学习者传输学习内容或允许移动设备访问学习材料即可。
正式情境中移动学习与常规的学习环境相结合，教师基于
学校课程，监控、引导学习活动，例如视频课堂、课堂反馈系
统。数字情境是指精心设计的交互式虚拟学习环境，学生能
够实现沉浸式学习。真实情境基于学习者对具体情境的感
知，学习内容自动推送给学习者，例如博物馆自动场景解
说。非正式情境是指在如课堂、会议室等正式环境之外的环
境，融入了诸多生活的情感因素，例如资源共享与协作学习
工具，消解学习孤独感。
根据对学习内容和周围环境的认知程度，移动学习工
具分为内容传递工具（content delivery）、激励与控制性互动
工具（interaction for motivation and control）、引导性反思工
具（guided reflection）、反思性数据收集工具（reflective data
collection）和内容构建工具（content construction）。内容传递
工具能够发布丰富的学习材料，因此学习者以较低的认知
水平（例如记忆和理解），接收事实性知识；激励与控制性互
动工具也提供学习内容，但是学生的认知更深入、态度更积
极；引导性反思工具提供了更多与环境有关的学习任务；反
思性数据收集工具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数据，以便
学生理解、反思；内容构建工具则使学习者可以积极地构建
知识。
控制指的是教师和学生在移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包
括完全教师控制 （full-teacher control）、教师主导控制
（mainly-teacher control）、师生协调控制（scaffolding）、学生
主导控制 （mainly-learner control） 和完全学生控制 （full-
learner control）。Frohberg 等（2009）认为，其中最佳的可能
是师生协调控制。他们也指出，移动学习活动中的控制因素
常被忽略，应当予以关注。
根据学习活动中的交流程度，沟通可分为五类：孤立型
学习者（isolated learners）、松散型伙伴（loose couples）、紧密
型伙伴（tight couples）、群组内沟通（communication within
groups）以及合作（cooperation）。从协作学习理论的角度来
看，交流和互动有利于学习者反思和改进，从而提升认知水
平。
学习主体通过先前知识水平进行区分，分为五类：新入
门（novices）、较少先前知识（less previous knowledge）、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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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前知识 （good previous knowledge）、更多的先前知识
（more previous knowledge）、专家（expert）。客体即学习目标，
根据认知水平由低到高，分为了解（know）、理解（compre-
hend）、应 用（apply）、分 析（analyze）、综 合 评 估（synthesize
and evaluate）。Frohberg 等（2009）指出，学生不能总是被动
地复制老师提供的信息，而是要利用获得的知识来解决问
题，并积极地构建知识。
口译学习是一项涉及学生、教师、学习工具和特定情境
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综合性言语交际行为，Frohberg 基于活
动理论提出的移动学习模型着眼于人类活动与移动学习环
境的互动，对口译移动学习的分析是适用的。
4. 从活动理论看口译移动学习现状
由于口译技能的复杂性，学生的学习目标呈现多元化，
丰富多彩的口译移动学习辅助工具也随之涌现。目前主要
有以下几类：
（1）双语知识技能学习工具，主要是英语学习 APP、英
语学习自媒体、语料库。例如，用于提高听辨能力的听力软
件“每日英语听力”、用于口语训练的口语软件“英语流利
说”，用于提升翻译能力的“中国日报双语新闻”微信公众
号、中国汉英平行语料库等翻译语料库、用于词汇积累的软
件“扇贝背单词”等等。
（2）口译语料查询工具，例如口译网、欧盟口译语料库
（EU Speech Repository）等提供真实会议语料的网站。
（3）非语言知识学习工具，主要是网络信息搜索引擎，
用于拓展百科知识，检索学科专有名词、行业术语等。
不难发现，当前并未出现专门的口译移动学习一体化
工具。各类学习平台作为口译移动学习的辅助性工具，较为
碎片化，且仍停留在学习资源发布的层面，仅仅关注学生对
事实性知识的认知，这无异于听、说、读、写等普通语言能力
的习得。公众演讲能力、评价反馈等口译核心技能的训练、
以及口译过程的记录和译语的分享未能通过移动学习工具
得以整合实现。
在沟通层面，学生合作学习不够普遍，多以自主学习或
个体化学习进行。即便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建立在线学习
互助小组，学习主体间的联系仍不够紧密，合作模式较为松
散，不利于及时的反馈；学生也很少通过分配角色、模拟真
实口译场景，进行口译训练。
在控制层面，目前的口译移动学习大多完全由学生主
导，往往缺乏教师作为引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同时由于缺
乏控制性规则，在约束性准则或激励性机制缺失的前提下，
学生往往出现移动学习动机减退的情况，失去长期的专注
力和参与度。
5. 活动理论对口译移动学习的启示
首先，从工具角度而言，当前的移动学习平台大多立足
于译前准备工作，发布教学资源，这显然是不够的。在活动
理论学习模型中，由于各因素是相互连结、动态变化的，一
旦学习客体即目标改变，工具的功能也要作出调整。因此，
口译移动学习工具也应关注口译过程的记录、分享以及译
后的评价、整理，例如设立打卡学习机制，激发学习动力；提
供一体化社交平台，允许和同伴进行反馈评价；收集整理译
语，生成专门的语料库，以便回溯、研究。
其次，移动学习平台要针对口译学习者的学习层次、认
知水平、移动学习素养、专业领域等因素，开展测评分析，全
面把握学习主体的特征，发布与之匹配的不同学习任务和
材料，实现更加个性化的学习。
另外，基于口译学习互动性较强的特点，口译移动学习
系统应融入合作式学习，因此情境、沟通和控制层面之间的
联系也应当考虑。规则是保障学习活动顺利进展的必要条
件，口译移动学习平台应根据不同的学习目标，预设一定的
奖惩规则、任务完成规则、协作交流规则，规则也可由学习
者自己制定，以便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 （程志 & 龚朝花，
2011）。学习者可以结合口译学习需要，选择个体化学习或
合作式学习，教师可以适时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例如，
学生组建口译学习小组，教师定期发布口译训练任务，管理
学习行为。在此过程中，基于不同的学习目标，常常要采用
个别化学习以及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模式，因而学生和教师
的管理控制权力也要随之变化。具体而言，译前知识的获取
和学习可以由学生独立完成，教师不必进行干预和控制。训
练时，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学习规则，学习行为完
全由学生监控：可以进行非同步的互动，预先发布供练习的
音/视频材料，延时上传口译成果，但学习的非同步性导致
合作关系较为松散，相互约束力较弱，因而需要匹配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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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制度或激励机制；也可以采用实时在线会议的形式，模
拟真实口译场景，依次进行口译展示，相互监听，形成更为
紧密的协作模式。而训练完成后，学习活动由师生协调控制
完成：学生要对发布在学习群组的口译成果给予反馈，共同
评估。教师在必要时应当给予评价，评价的维度和标准可作
为学生自评互评的参考。
课题项目：本研究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编号:207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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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n Mobile Learning in English
Interpreting
Abstract: Mobile learning is gaining increasing popularity thanks to the leap-frog advancemen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bile learning, this study explains its importance to English interpreting learning. The activity
theor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mobile learning are introduced to provide an innovativ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in English interpreting. With a view to the elements in the activity theory and their dynamic
relations,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interpreting M-learning are pointed out.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can be enlightening for the
design of the mobile learning system of English interpreting.
Keywords: activity theory; interpreting; mobil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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